扶风齐家村H90卜骨刻辞补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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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至2003年初，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在陕西省扶风县黄堆乡齐家村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出土了一片编号为02ZQⅡA3H90:79有字卜骨。曹玮先生撰文指出齐家村H90卜骨是周原第一次出土先秦时期的卜筮同位的记录，为研究先秦历史时期的卜筮活动增添了珍贵的材料
。曹玮、李学勤
、蔡运章
等先生先后著文对此卜骨进行研究，提出了很多好的观点，笔者深受启发。但对此卜骨的考释仍有诸多分歧，因此还有许多讨论的余地，故撰此小文。
02ZQⅡA3H90:79卜骨共刻37字，分为6行，从右至左排列（见摹本）。为了讨论方便，先录H90：79卜骨刻辞如下：
（右1）翌日甲寅其[image: image1.png]


甶[image: image2.png]



（右2）八七五六八七      
（右3）其[image: image3.png]I



甶又[image: image4.png]



（右4）八六七六八八

（右5）我既[image: image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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甶又

（右6）八七六八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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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与文物》（2003年4期） 齐家村02ZQⅡA3H90:79卜骨辞摹本

H90：79卜骨卜辞内容分为两部分：1、3、5条为占卜之后的卜辞，2、4、6为占筮之后的筮数。这三个筮数转化为《周易》的卦，依次为随卦、小畜卦、鼎卦，此甚明确，各家无异
。本文重点探讨存在诸多分歧的1、3、5条卜辞。
1. （右1）翌日甲寅其[image: image8.png]


甶[image: image9.png]



“翌日甲寅”指卜筮时间。“翌”，《尔雅·释言》谓“明也”。《汉书·武帝纪》：“翌日亲临嵩高。”应劭注:“翌，明也。”卜辞习见“翌+干支”或“翌日+干支”表示将来时间的用法，如：“甲戌卜，宾贞：翌乙亥侑于且乙，用？五月。”（《合集》6）“□午卜，贞：复翌日甲寅酉彡？”（《合集》557）
“其”用法甚多，曹玮先生认为此处当用作语气副词，表示希望。据文意，前面有“翌日甲辰”，故此处应用为时间副词，意为将要。《尚书·微子》：“今殷其沦丧。”《诗经·卫风·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朱熹注：“其者，冀其将然之辞也。”王引之《经传释词》：“其，将也。”
“[image: image10.png]


”，或作“[image: image11.png]


”，为同一字，唯构形略异，此字各家所释不同。
曹玮先生指出此字以前未见，不识，从句义推测可能是‘占’或‘卜’一类的动词。释为动词甚是，然从语境来看，该字当为一个祭祀类动词，内容为祭祀求福，而不应为占卜之义，后文详之。
沈培先生释该字为“万河”
，甲骨文“万”字作“[image: image12.png]


”或“[image: image13.png]


”等，为蝎之形，未见省为现代简化字“万”字之形，且作读作“万河”句意不明，且“[image: image14.png]


”当为一字，不应该分为两字看待。
李学勤先生释该字为“商”，认为此字上部的“辛”被省作“干”形，又省去方框下的两斜笔，加之中间的“口”上面横笔刻长了些，以致不易释出，“商”在此读为音近的“禳”字。即为祈祷消除灾殃之意。从句意而言，释为“商”通“禳”甚合，然甲骨文、金文及文献圴末发现“商”可用为“禳”之用法。另外，从字形而言，甲骨文中“商”字作“[image: image15.png]


”、“[image: image16.png]


”、“[image: image17.png]J-H



”等形，上半部分字形与“[image: image18.png]


”字上半部分字形差别较大，此说可商。
蔡运章先生也释为“商”，读作“尝”，为“尝祭”之称。《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尝秋享先王”；《礼记·明堂位》谓“秋尝”为“天子之祭也”；《诗经·小雅·天保》：“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可见，尝为天子诸侯之祭。曹玮先生通过考察分布在齐家村周围的西周考古学文化认为H90卜骨不是西周王室之物，而是贵族家庭的占卜记录，因此用为尝祭似于卜骨主人身份不合。另外，尝祭为于宗庙以新黍稷献于祖先之祭，《春秋繁露·四祭》：“秋曰尝，尝者以七月尝黍稷也。”《诗经·小雅·楚茨》：“我黍与与，我稷翼翼……以往烝尝。”似与该卜辞求病愈之祭相差较远。
何琳仪、程燕先生释该字为“戹”，通“厄”，为灾难之义，把右1整句解释为第二日甲寅灾难使患疾病
。金文中有“[image: image19.png]


”、“[image: image20.png]


”等字形，吴大澂释此字为“戹”，孙诒让认为[image: image21.png]


当为轭，原始象形字，盖古乘车以辀持衡，衡着以轭两服马颈
。《说文》：“戹，隘也，从户乙声。”从金文“[image: image22.png]


”字形来看，《说文》乃把象形字误为形声字。金文中“戹”用为驾马具，录伯簋（《集成》8.4302）：“金戹”；《诗经·大雅·韩奕》：“鞹鞃浅幭，鞗革金厄。”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厄即軶字之省……金厄谓於厄末为金饰。”从字形看，“[image: image23.png]


”虽与金文“[image: image24.png]


”字形有些相似之处，但差别甚远。另外，从字义看，“戹”虽可作为“厄”之或体，有灾难之义。（《玉篇》：“厄，同戹。”《广韵·麦韵》：“戹，灾也。”《慧琳音义》卷五十五引《玄应音义》“戹至”，注“凡遇灾难遭苦毒皆曰戹”。）但是，把“[image: image25.png]


”释为灾难之义，把此句释为第二日灾难使患疾病，句义不明；另外，“[image: image26.png]


”在本句中应为动词，关于这点曹玮先生业已指出。
前已言及，李学勤先生认为“[image: image27.png]


”字上部为“[image: image28.png]


”之省形，故推测此字为商。遵循李学勤先生的思路，笔者认为“[image: image29.png]


”字上部实为地支中的“亥”之省形。甲骨文“亥”字作“[image: image30.png]


”（《合集》67）、“[image: image31.png]


”（《铁》31.3）、“[image: image32.bmp]”（《续》1.2.1）等形，与“[image: image33.png]


”字上部更为接近些；“[image: image34.png]


”字下部，综合分析，字形近似“[image: image35.png]


”字，甲骨文有“[image: image36.png]


”字，字形作“[image: image37.png]


”、“[image: image38.png]


”，用为祭名。《甲骨文字典》：“[image: image39.png]


，从内从口，字形与《说文》之[image: image40.png]


同，祭名。”
卜辞：“侑于妣辛[image: image41.png]


岁其至凡…”（《前》1.36.6），“其若[image: image42.png]


祖乙又征。”（《粹》234）。将上下部分结合，“[image: image43.png]


”字合为“[image: image44.png]NE



”，读作[image: image45.png]


，亥表示[image: image46.png]


祭方式。《说文》卷十五：“亥，荄也，十月微阳起接盛阴……古文亥为豕，与豕同。”故笔者认为“[image: image47.png]NE



”字表示以豕牲向神祗献牲之义。
卜辞中多见以豕牲为献祭向祖先祈佑的活动。如：“庚申卜，[image: image48.bmp]贞：辛侑豕祖辛。”（《合集》1677正）； “己卯卜，[image: image49.png]


侑子族，豕用。”（《合集》21287）。《周礼》：“特牲则以豕左肩五个。”《包山楚简》：“[image: image50.png]


祷于邵王，馈之。”（简200），释文指出：“[image: image51.png]


祷为后人对祖先的祷求祭祀，用豕或腊豕为献享。
”由此可知，以豕牲为祷献祭物是先秦时代重要祭法。

“甶”字周原甲骨习见，学者释读众说纷纭。或释为“甶”即“思”字，或写作“斯”，义同“惟”
；或释作“西”，义同“惟”⑪；或释“思”，义与“愿”同⑫;或读为“使”⑬；沈培先生搜罗众说，提出新的意见，认为周原甲骨文里的“甶”是语气副词，义为应、当，跟《诗》、《书》里的虚词“式”用法相同。⑭”这几种说法都有其合理价值，但无论那种说法似都不能完全能解释通所有卜辞，笔者认为应具体分析此字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不必拘泥于一种解释。笔者认为此句应释作动词“愿”，希望之义。《诗经·大雅·文王》：“思皇多士。”郑玄注：“思，愿也。”《玉篇·心部》：“思，愿也。”
“[image: image52.png]


”：于省吾先生隶定为“[image: image53.png]


”，释作“疾彗”合文，义为疾除⑮。何琳仪先生释为“瘳”，此字形似于战国文字的“瘳”字⑯。李学勤先生指出：“‘瘳’字下从‘羽’字形，‘羽’形的字过去或释‘羽’为‘彗’，实是‘翏’字初文。”《说文》：“瘳，疾瘉也。”《广雅》：“瘳，愈也。”清华简《保训》：“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历，恐坠宝训。”⑰《诗经·大雅·文王》：“云胡不瘳。”毛传：“瘳，愈也。”《周礼·春官·大卜》：“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郑玄注：“瘳，谓疾瘳不也。”孙诒让《周礼正义》：“人有疾则卜当瘉否也。”可见，先秦时期，卜问疾病，祈求痊愈为占卜中最习见的事项之一。
综上所述，（右1）当读作：翌日甲寅其[image: image54.png]NE



，甶瘳。句意为：明日甲寅将要举行豕牲之献祭，希望病能痊愈。
2. （右3）其[image: image55.png]I



甶又瘳

“其”字同右1“其”字，为时间副词，意为将要。

“[image: image56.png]I



”：曹玮先生释作“神”字，李学勤先生释为“祷”字。笔者认为，就字形而言，此字右边所从之字，由于书写潦草，实难区分是“神”之所从“[image: image57.png]


”还是“祷”之所从“[image: image58.png]


”。只有通过句意来判断那种说法更贴近原意。笔者认为右1、右3和右5为前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句子，必须宏观上把握。右3显然省略了时间“翌日甲寅”，右1“其[image: image59.png]NE



”和右3中“其[image: image60.png]I



”为两种对举的祭祀方式，“[image: image61.png]I



”释为动词“祷”为是。《说文·示部》:“祷，告事求福也。”《礼记·檀弓下》:“君子谓之善祷”。郑玄注:“祷，求福也”。《周礼·春官·大祝》:“凡内祷祠之事”。郑玄注:“祷，疾病求瘳也。”
“甶”同右1“甶”字，释作动词“愿”。
“又”字甲骨文中主要有五种用法：表示方位“右”；用作“祐”，神祗祐助之义；用作“侑”，祭名；用作“有”；用作数位之间连词。此处当用作“祐”，“癸卯王卜，贞，其祀多先祖，余受有祐。”（《佚》860）。《诗·小雅·小明》：“神之听之。”郑玄注：“神明若祐而听之。”《周易·系辞》：“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尔雅·释诂》：“祐，福也”。《广韵·宥部》：“祐，神助。’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祐”字云：“凡助为右，神助为祐。”
综上，（右3）当读作：其祷，甶又瘳。句意为：将要进行祷祝，希望得到祐助疾病痊愈。
3．（右5）我既[image: image62.png]NE



祷甶又

“我”:第一人称代词，《说文》：“我，施身自谓也。”王国维：“我字疑象兵器形，训余为借义。⑱”《甲骨文字典》：“甲骨文我字乃独体象形，其柲似戈,故上与戈同形,非从戈也。⑲” “丙戌卜，王我其逐鹿获，允获十。”（《合集》116）散氏盘铭：“我既付散氏田器。”毛公鼎铭:“虔夙夕惟我一人。”
“既”：《说文·皂部》：“既，小食也。”罗振玉谓“即象人就食，既象人食既。许君训既为小食，谊与形为不协矣”,李孝定谓“契文象人食已，顾左右而将去之也，引申之义为尽。”⑳《广雅·释诂》:“既，己也”。 《周易·小畜》:“既雨既处”。虞翻注:“既，已也”，此处义为“已经“。
“甶”同右1“甶”字，释作动词“愿”。

“又”同右3“又”字，祐助之义。

综上，（右5）当读作：我既[image: image63.png]NE



祷，甶又。句意为：我已经进行了豕牲之献祭和祷祝之祭，希望得到祐助。
由上论述，此甲骨文辞之意大致已明，整条卜辞含义为：第二天甲寅日将要分别举行[image: image64.png]NE



祭和祷祭，希望得到佑助得以疾病痊愈，（第二天）我已经举行了[image: image65.png]NE



祭和祷祭希望得到护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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